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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意

2017年11月23日，武汉刚入冬。这

个时节，也是做棉被的旺季。阿国的弹棉

花店，就开在武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小

小的两间店面，堆满了各种棉被，一张巨大

的压棉机“站”在店铺正中间，角落里棉花、

棉线散乱地摆放着。

这里不仅是阿国一家赖以为生的店

铺，也是他们的家。阿国瘫痪的母亲，住在

里头唯一的房间内。阿国和妻子儿子，晚

上就睡在这张压棉机上。

这天，刚吃过中饭，阿国的老婆小柳

（化名）就开始在压棉机前工作起来。不

久，她看到一个穿着轻薄羽绒衣的青年

男子走了进来。小柳拉下口罩，“大哥，

买棉被吗？”男子四下打量了一下，又盯

着她看了看，“你一个女的，会弹棉花？”

小柳苦笑了一声，“没办法，要吃饭呀

……”

男子订了一床80元的棉花被，要现弹

的。小柳说，等下要去接孩子下课，没这么

快，需要等。“能送货吗？”男子问。小柳点

了点头，把阿国的电话给了男子。

男子离去没多久后，阿国口袋里的电

话响了起来。“是不是棉花店？我们医院想

订一批棉被……”阿国赶忙停下车仔细听，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自从没了“副业”，阿国的收入锐减。

仅靠棉花店，生活难以为继，他只能出来再

打一份快递小哥的工，棉花店全靠小柳撑

着。那些日子，阿国不时想起自己的“副

业”，想着何时才能再干……

副 业

阿国的“副业”，是在网上卖气枪。

2016 年 6月份，阿国的母亲突发重

病，不久被确认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家庭开销因此陡增。

在医院陪护期间，阿国靠刷视频打发

时间。那天，他在一个打鸟的视频下，看到

有人留言，“想买枪的话，联系我，QQ……”

有些好奇的阿国加了对方的QQ，从

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里的人，竟

然愿意花几千元买一把枪，就为了打鸟和

显摆。他从QQ群和相关论坛上，发现了

比弹棉花更有“钱途”的门路。他虽然隐约

觉得干这个可能有风险，但总觉得大不了

就是“关几天”的事，干吧！

最初，阿国自学制造铅弹，2个月卖了

近3万个。但他觉得，这个办法费时费力，

赚的也不多，300个铅弹才卖百来块钱，但

制作却要花掉大半天。

他从论坛的知识里慢慢“成长”起来，

不甘于再做这种低端苦力活。

阿国将目光投向了气枪及配件买卖

上。他从网上购买了假的身份信息等，通

过各种途径疯狂地寻找上家合伙人，最终

成了7个气枪配件商的一级代理。

枪身、枪管、铅弹、高压气瓶，完整的组

装视频……阿国通过这7个上家，就能组

成一支完整的气枪。货源稳定后，阿国就

开始通过网络兜售气枪及配件，并逐渐发

展下家代理。

这一“副业”，阿国做了9个月，卖出整

枪5支，各类枪支配件300多件，铅弹5万

余发，赚了几万元。去年9月，听说风声

紧，他收手不干。

代 价

时间回到11月23日下午5点多。在

接到那个“医院的大生意”后，他抓紧送完

当天的快递，就直奔医院。当他到医院门

口，打电话给对方后，一个穿着轻薄羽绒衣

的青年男子带着几个人出现了——

“我们是江山市公安局的民警，有一起

贩枪案请你配合调查。”

这名穿羽绒衣的男子，是江山市公

安局打击网络贩枪犯罪工作专班成员

毛江君，早几个小时，也正是他从小柳

那买下了 80 元的棉被，拿到了阿国的

电话。

阿国通过网络制售枪支和配件的证据

已被警方固定。几天后，他被押解回江山，

关押在江山市看守所。此时，他终于明白

了那个“副业”的代价，落了泪。他知道，自

己的家，算是毁了。

阿国是个孝子，母亲瘫痪后，他照顾

得很周到，每天擦身、喂饭，甚至用手帮

母亲排便。然而，在他被抓 25天后，噩

耗传来——他母亲病重去世。阿国在看

守所里嚎啕大哭，“妈，是我对不起你

……”

阿国落网后，专案组从他入手，对他的

上家供应商和下家代理展开调查，先后抓

获犯罪嫌疑人31人，收缴枪支15支，铅弹

4000余发，江山警方还会同广东警方捣毁

了一个枪支配件制造窝点。

《法制晚报》李阳煜

“本来是我妈妈带我到北京看病的，结

果她却在回家的飞机上失去了生命。”法庭

上女孩的哭声时断时续。1990年出生的

代媛怎么也想不到，母亲有一天会以这样

的方式和她永别。

在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

上，代媛的母亲张梅胃部突发疾病。代

媛认为，海南航空公司未在第一时间迫

降，丧失了抢救最佳时机致母亲死亡，于

是将海南航空公司诉至法院，索赔67万

余元。

6月12日下午，该案在北京铁道运输

法院开庭审理。

事件 上飞机开始吐血

2016年10月13日下午1时50分，代

媛和妈妈张梅登上了海航北京飞往新疆

乌鲁木齐的航班。几天前，妈妈特意陪同

她来北京治疗甲亢。母女俩当天午饭后

就开始候机，“胃有点不舒服。”候机时张

梅说。

代媛说，2003年，母亲得过一段时间

胃炎，之后偶尔会肠胃不舒服，“但总是休

息一会儿就好了。”

“吐血了！”一上飞机，张梅直接跑到卫

生间，出来时对女儿说。一次接一次地呕

吐，“一共吐了七八次，飞机起飞禁用卫生

间期间也在呕吐。”法庭上，代媛讲述事发

时的情况。

张梅胃疼症状不断加重，身体蜷缩成

一团，满头大汗。代媛着急地向机组乘务

员求助。通过飞机广播，机组乘务员找来

两名自称是医生的人帮忙救治。

“有个人让我妈妈趴在椅子上，用力按

压她的腹部。”代媛回忆，由于按压时母亲

剧烈疼痛，她马上叫停了。帮忙的两名乘

客认为，张梅是食物中毒了。

法庭上，海南航空公司提交的证据中，

代媛看到了当时自己签署的《旅客运输免

除及豁免责任同意书》和《备降航班旅客自

愿终止旅行声明书》。

17时40分，昏迷的张梅被送到了敦

煌市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在敦煌市医

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上显示，张梅急性胃

扩张、胃破裂、应激性溃疡等。代媛的代理

律师在法庭上解释称，“医生抢救时发现受

害人胃部破裂的创口达5厘米，胃内的容

物大量进入腹腔”。

庭审 海航否认救助不及时

代媛和律师一起来到法庭，多数时候

她低着头、紧咬下嘴唇，满面通红，手里不

停摆弄着纸巾团。前来旁听案件的还有代

媛的父亲和小姨，庭前5分钟，律师叮嘱：

“一会儿庭审时别太激动。”

代媛认为，航空公司在履行航空客运

合同过程中，没有尽到承运人的义务及时

迫降，没有配备专业急救人员，没有采取合

适的急救措施，导致张梅病情恶化治疗被

延误，丧失了最佳抢救治疗期，对张梅的死

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海航辩称，死亡是自身健康状况造成

的，他们不应承担责任,依据敦煌市医院出

具的《24小时入院记录》中也能看出，死者

自身长期患有胃部疾病。

发现张梅身体有异样，乘务员立即向

机组汇报并广播找医生，依照医生要求，取

来了急救物品。后张梅因胀气引起呼吸不

畅，于是乘务组随即取来氧气瓶让张梅进

行吸氧；张梅表示不能到乌鲁木齐后，机组

结合救助情况及时备降敦煌进行医疗救

助；整个过程，不存在操作失误。

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围绕着航空

公司是否存在救助不及时、救助措施不当

或者不合规，导致延误张梅治疗的情况；航

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

任的大小。此案未当庭宣判。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嫌疑人阿国（化名）

母亲飞机上吐血身亡 女儿告海航
原告：没及时迫降 没配备专业救护人员

只是“关几天”？不，代价很大

弹棉花匠干了一桩令他后悔终身的“副业”
本报记者 陈佳妮

5月30日，涉嫌非法制造、买

卖枪支、弹药罪的阿国（化名）被移

送江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这几

天，听说检察官要来提审自己，阿

国有些焦虑，反复问看守所民警，

“他们什么时候来？是不是知道我

会判几年？”

30岁的阿国，河南人，初中学

历，是个不折不扣的“法盲”。阿国

在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棉花店，是个

弹棉花匠，家里条件很不好，母亲

瘫痪在床，儿子智力有缺陷，一家

人光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生活的重压逼着阿国多赚

钱。于是，他上网找了一个“副

业”。他也明白这份“副业”不大

好，但直到江山警方找上门来他才

知道，干了这个，并不是“只要关几

天”就能出来的。


